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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年
底
一
天
收
到
此
地
社
保
（Social

Security

）
機
構
發
來
的
一
封
信
，
說
是
從
今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
我
很
可
憐
的
一
點
社
保
金
收
入
，
將
隨
物
價
上
升
，
調
高
百
分
之
三
點
六

，
即
調
到
每
月
四
百
六
十
二
點
九
美
元
（
此
數
比
美
國
政
府
保
障
的
要
低
很
多
，
就
不
在
這

裡
解
釋
了
）
，
扣
除
需
要
自
付
的
藥
品
費
九
十
九
點
九
元
，
每
月
可
以
淨
得
三
百
六
十
三
元

。
在
我
的
記
憶
中
，
雖
然
物
價
在
不
斷
上
漲
，
但
社
保
金
已
被
凍
結
了
一
段
時
間
，
今
年
會

調
高
，
成
了
件
稀
罕
事
。
於
是
，
和
在
芝
加
哥
的
老
同
事
通
個
電
話
。
據
那
位
大
姐
說
，
她

還
沒
有
收
到
這
樣
的
通
知
；
這
次
經
濟
危
機
以
後
已
被
凍
結
三
年
，
前
年
年
底
曾
收
到
過
要

調
高
的
通
知
，
後
來
追
來
一
信
，
說
是
經
濟
未
見
好
轉
，
那
個
通
知
不
作
數
了
，
謹
表
道
歉

云
云
。
所
以
提
示
我
要
有
所
保
留
，
免
得
日
後
失
望
。

人
們
的
認
識
，
往
往
囿
於
個
人
見
聞
。
我
們
這
批
上
世
紀
八
十
或
九
十
年
代
來
美
國
讀

書
的
人
，
除
少
數
獲
得
﹁公
費
﹂
或
美
國
學
校
﹁全
額
獎
學
金
﹂
者
外
，
絕

大
多
數
依
靠
非
法
打
工
謀
生
。
我
第
一
次
﹁合
法
打
工
﹂
，
在
一
家
規
模
比

較
大
的
超
市
，
必
須
加
入
工
會
，
工
會
每
年
與
資
方
談
判
工
資
調
高
問
題
，

並
對
資
方
解
僱
權
有
限
制
，
員
工
退
休
也
有
養
老
保
障
。
這
使
我
對
美
國
工

會
和
社
會
主
義
式
的
福
利
制
度
特
有
好
感
。
老
伴
（
那
時
還
不
算
老
）
畢
業

後
在
當
地
的
公
立
大
學
任
職
，
醫
療
和
養
老
金
等
福
利
，
都
由
政
府
保
障
。

我
們
周
圍
來
往
比
較
密
切
的
華
人
，
都
﹁讀
書
起
家
﹂
，
偏
愛
在
政
府
或
大

公
司
任
職
、
有
保
障
，
對
於
﹁生
老
病
死
﹂
都
沒
有
什
麼
牽
掛
。
後
來
慢
慢

聽
說
，
有
許
多
企
業
（
包
括
世
界
零
售
大
王
﹁沃
爾
瑪
﹂
）
不
允
許
工
會
存

在
，
福
利
和
保
障
都
在
減
少
，
員
工
可
以
﹁揮
之
即
去
﹂
了
。
聽
老
伴
說
，

她
的
大
學
實
行
﹁新
人
新
政
策
﹂
，
現
在
僱
用
新
人
時
，
說
好
福
利
減
少
甚

至
沒
有
福
利
。
上
述
養
老
金
凍
結
三
年
，
只
是
一
例
，
美
國
許
多
人
的
生
活

開
始
受
到
威
脅
。

時
近
去
歲
年
底
時
，
電
視
和
廣
播
電
台
上
關
於
窮

人
的
節
目
多
了
起
來
。
一
位
得
了
癌
症
又
被
解
僱
的
婦

女
，
頓
時
失
去
醫
療
保
險
，
醫
院
通
知
不
能
繼
續
提
供

化
療
，
記
者
問
﹁這
意
味
着
什
麼
？
﹂
回
答
﹁等
於
是

死
刑
判
決
﹂
、
那
婦
女
淚
流
滿
面
，
使
人
不
忍
卒
看
。

我
們
這
個
只
不
足
三
十
萬
人
口
的
小
城
，
﹁無
家
可
歸

﹂
、
需
要
政
府
或
慈
善
機
構
提
供
庇
護
所
（shelter

）
者
近
年
都
在
遞
增
，

去
年
估
計
有
四
千
人
，
看
來
只
是
百
分
之
一
，
但
再
一
想
這
些
人
可
以
坐
滿

上
海
萬
人
體
育
館
的
一
半
，
報
紙
又
報
道
目
前
槍
枝
業
生
意
好
…
…
這
一
切

都
對
年
節
的
歡
慶
氣
氛
遮
上
陰
影
。
上
述
的
那
位
大
姐
在
電
話
中
說
，
她
在

飯
店
裡
見
到
一
位
學
生
模
樣
的
白
人
小
伙
子
，
吃
一
客
清
湯
麵
、
再
加
一
碗

白
米
飯
果
腹
，
使
她
有
一
種
說
不
出
的
難
受
。
這
一
切
都
和
中
國
或
香
港
的

大
學
生
們
對
聖
誕
的
認
識
限
於
﹁大
餐
﹂
、
﹁派
對
﹂
的
歡
樂
氣
氛
，
格
格

不
入
。
當
然
，
美
國
人
沉
浸
在
歡
樂
之
中
的
也
多
。

我
早
已
退
休
，
家
中
靠
老
伴
維
持
生
計
。
我
們
談
到
，
她
現
在
也
不
再

有
﹁物
價
調
整
﹂
，
但
我
家
和
周
圍
的
同
胞
，
似
乎
都
沒
有
生
活
受
窘
的
情

況
。
她
說
，
隨
着
工
作
年
限
的
增
加
，
我
們
這
些
盡
量
避
免
﹁跳
槽
﹂
的
同

胞
，
都
有
些
提
升
。
加
以
按
揭
早
早
付
清
，
開
支
少
了
。
我
們
都
按
中
國
人
的
辦
法
生
活
，

例
如
我
們
都
在
家
自
己
做
簡
單
的
飯
菜
。
上
述
白
人
小
伙
子
那
一
碗
清
湯
麵
，
在
飯
店
花
五

元
，
如
果
買
﹁熟
泡
麵
﹂
，
至
少
可
以
買
七
包
；
大
米
，
夠
買
八
斤
，
可
以
三
天
不
餓
着
。

我
們
有
一
位
找
了
個
到
中
國
旅
遊
的
美
國
窮
人
﹁嫁
﹂
來
此
地
的
朋
友
，
隨
帶
一
個
中
學
生

的
兒
子
，
幾
乎
不
會
講
英
語
，
但
她
周
末
去
餐
館
多
打
一
份
工
，
而
且
連
聖
誕
節
都
從
不
休

息
。
這
樣
，
每
月
居
然
也
掙
三
千
美
元
，
相
當
於
美
國
人
的
中
等
收
入
，
五
年
中
獨
力
把
兒

子
培
養
到
大
學
畢
業
。
﹁中
國
人
有
中
國
人
的
活
法
﹂
，
我
同
意
她
的
結
論
。

美
國
如
何
走
出
困
境
，
他
們
上
層
間
爭
論
不
休
；
中
下
層
民
眾
遊
行
抗
議
仍
未
平
息
。

由
豐
入
儉
難
，
更
何
況
貧
富
差
距
拉
大
。
瘦
死
的
駱
駝
比
馬
大
，
經
濟
是
會
復
甦
的
，
但
歲

末
年
初
低
沉
的
氣
氛
，
揮
之
不
去
。

俄羅斯大詩人去世後
，其親人、摯友鮮有不撰
寫回憶的，而且是不寫則
已，一寫就是一部專著，
詩人一生的社會背景，影
響他（她）一生的重要事
件，他（她）的一言一行

、一顰一笑，對他（她）的作品的深度解讀，無
不備載書中。這裡面最有名的著作，應數詩人奧
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遺孀娜傑日塔的兩部回憶
錄。這兩部回憶錄如果沿用俄文原名的話，可以
直譯為《回憶一集》、《回憶二集》，但這樣的
名字太普通了，很容易被混淆。美國翻譯家給另
起了一個名字，名曰《沒有希望仍抱希望》及
《希望被遺棄》。名字改得好，因為 「娜傑日塔
」在俄文就是希望的意思，化平凡為不凡，具見
出譯者的匠心。

一集主要追述奧西普寫打油詩諷刺斯大林，
因而被克格勃的前身帕格烏抄家、逮捕以至審訊
、流放的故事，中間還穿插了詩人帕斯捷爾納克
、阿赫瑪托娃為之奔走求情，而奧西普在流放過
程中精神分裂的一幕。奧西普先是被流放到小鎮
切爾登，自殺不遂後，又被流放南俄的沃羅涅日
，這期間，娜傑日塔一直不離不棄地緊隨其後。
流放期滿夫婦倆一度回到莫斯科，但在大清洗高
峰期詩人再度被捕，流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以迄
於死亡。二集主要環繞俄羅斯白銀時代阿克梅派
詩人（奧西普是這一派的創始人之一）的命運，
他們有的被詩友出賣，因而瘐死獄中，有的出賣
詩友，因而苟存生命於亂世。回憶錄最後以娜傑
日塔催人淚下的《最後的信》作結，其時奧西普
早已離開人世。前些年，兩書陸陸續續有片斷中
譯在各雜誌上刊出，去年也有出版社刊出了出書

的廣告。據我了解，因為版權問題，該書中譯本出版尚言之尚
早。二○○九年，俄國有出版社出版了《回憶三集》，與前兩
部不同，三集其實是零散文章的合集，有一部分文章不屬回憶
錄，較難歸類，之所以取了這個名字，還是出於生意眼。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回憶錄是詩人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妹
妹阿納斯塔西婭（阿霞）．茨維塔耶娃的回憶錄。跟乃姐一樣
，阿霞也是作家，寫有多部中短篇小說集，但她最有價值的作
品還是這部回憶錄。回憶錄有三種不同版本，蘇聯時代出的一
種篇幅最小（說小，其實是相對而言，因為它也厚達四百餘頁
），九十年代中再版加了整整一章。二○○八年擴大為兩卷集
，一千五百餘頁，扉頁上註明： 「恢復刪節的權威版本」 。這
部回憶錄圍繞兩位女作家的父母展開（父親茨維塔耶夫是著名
的藝術史家，莫斯科一家著名博物館的創始人，眼下俄羅斯已
有人對他展開為時稍晚的獨立研究），最為人矚目的當然是對
乃姐、譽滿世界的女詩人的回憶。在目前為數多達十餘冊、觀
點各異的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傳中，對其孩提、青年時代的研
究，都以該書為主要材料來源，其權威性可想而知。阿霞本人
的遭遇，在蘇聯時代的自由知識分子中也頗具代表性，她本人
在集中營裡度過漫長的歲月（順便說一句，她的小說大抵以此
為題裁），不幸中的大幸是，她仍得享遐齡（終年九十九歲）
，可以比較從容地把耳聞目睹的一切形諸筆下，這比她的外甥
女、瑪麗娜的女兒阿里阿德娜，回憶錄才開了頭，就因心臟病
發猝死而中輟幸運多了。

馮友蘭（一八九五
至一九九○）是我國現
代最負盛名的哲學家之
一，主要著作有《中國
哲學史》、《新理學》
、《新事論》、《新世
訓》、《新原人》、

《新原道》、《新知言》、《中國哲學簡史
》等。和別的哲學家不同的是，他獻身教育
的一生中，不但登堂講課，還做過許多教育
行政工作。從他的大學教育的實務和教育思
想來看，都堪稱當之無愧的教育家。他曾長
期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曾有兩度
在校長易人時遇到困難，他都及時地出任校
務委員會主席，主掌危難之際的清華校務。
他在西南聯大一直參與領導工作。抗戰勝利
後清華復校，他也是一位主要操持者。一九
四九年之前，清華大學在人文方面招攬了那
麼名教授，培養出那麼多人才，是和馮友蘭
的工作分不開的。記得季羨林回憶他去德國
留學，其中便有馮友蘭的穿針引線。

馮友蘭何以會成為一個 「事功」的學者
，這和他對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的看法是
分不開的。對於 「哲學」這個多義詞，馮友
蘭認為， 「我所說的哲學，就是對於人生有
系統反思的思想。」 「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
，它的功用不在於增加積極的知識（積極的
知識，我是指關於實際的信息），而在於提
高心靈的境界──達到超乎現世的境界，獲

得高於道德價值的價值。」 他認為，就境界而言，人生可
以分為四個等級：自然境界，如小孩子和原始人，只能順
着本能或社會風俗習慣而行；功利境界，人已意識到要為
自己做事，其做事的效果也可能有利於他人；道德境界，
人了解到社會的存在，認識到自己不過是社會的一員，已
懂得要為社會做事；天地境界，人了解到超乎社會的整體
之上，還有一個更大的整體，即宇宙，人不僅是社會的一
員，還應自覺地為宇宙服務，成為如孟子所說的 「天民」
。前兩種境界的人，是人的常態；後兩種境界的人，是人
應當成為的人。生活於道德境界的人是賢人，生活於天地
境界的是聖人。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任務是幫助
人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別是達到天地境界。馮友
蘭斷言： 「中國的聖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據此，我們
就不難理解這位哲學家何以會對繁雜的學校實務能投入如
此飽滿的熱情。

在抗戰時期，馮友蘭寫了《新理學》等六本書，全面
總結自己的哲學思想。在《新原人》的自述裡他寫道：
「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也。」 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宏大
抱負和深切願望。抗戰結束，西南聯大解散，北大、清華
和南開都遷回北方，馮友蘭被公推為西南聯大撰寫紀念碑
文，文中他濃厚的愛國情懷，殷殷的赤誠溢於言表： 「我
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遺烈，
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
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
。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 『國雖舊邦，
其命維新』 者也。」 解放之後，馮友蘭大部分時間在北京
大學哲學系任教。 「文革」的北大是一個重災區，馮友蘭
也不能倖免。特別是在 「批林批孔」的日子，馮友蘭講過
一些 「趕時髦」的話，的確成為讓人詬病的污點，馮在後
期的文字裡對此有檢討。對馮的評價，學者李慎之有句很
概括的話： 「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
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去
年
秋
季
，
公
司
組
織
員
工
到
香
港
旅
遊
。
據
說
，
香
港
有
各
種
各

樣
的
小
吃
，
所
以
，
旅
行
社
不
管
早
點
，
由
大
家
自
行
享
受
美
食
。

我
一
個
人
漫
步
到
了
一
家
茶
餐
廳
，
服
務
生
熱
情
地
向
我
推
薦
了
雞

尾
包
。
這
種
麵
包
看
起
來
並
沒
有
什
麼
特
別
，
味
道
卻
十
分
可
口
，
我
吃

出
了
砂
糖
、
椰
絲
等
各
種
不
同
的
味
道
。
就
像
是
一
杯
勾
兌
好
的
雞
尾
酒

，
又
甜
又
香
，
味
道
很
雜
，
卻
又
讓
人
回
味
無
窮
。
我
一
連
吃
了
三
個
。

這
是
用
砂
糖
、
吉
士
粉
、
椰
絲
攪
成
餡
料
，
釀
造
的
一
種
小
麵
包
，
價
錢

很
便
宜
。
做
這
種
廉
價
麵
包
和
吃
這
種
廉
價
麵
包
的
人
，
並
不
是
貪
圖
便
宜
的
草
根
人
士
，

而
是
有
情
調
的
美
食
家
，
這
正
是
這
座
城
市
的
高
妙
之
處
。
我
讓
服
務
生
給
我
打
包
十
個
，

作
為
接
下
來
幾
天
的
早
點
。
然
而
，
服
務
生
卻
說
：
﹁這
種
麵
包
，
只
有
當
天
吃
才
可
口
。

﹂
於
是
，
我
作
罷
。
接
下
來
，
服
務
生
又
給
我
推
薦
了
菠
蘿
包
。
把
剛
出
烤
箱
的
菠
蘿
包
橫

刀
一
切
，
加
上
冰
冷
的
牛
油
，
菠
蘿
包
的
熱
力
就
將
牛
油
激
出
撲
鼻
的
香
氣
來
。
吃
了
一
個

後
，
我
再
次
向
服
務
生
提
出
打
包
。
然
而
服
務
生
又
說
：
﹁這
種
菠
蘿
包
只
有
熱
吃
，
才
會

香
味
溢
口
。
如
果
菠
蘿
包
冷
掉
了
，
裡
面
當
做
夾
餡
的
牛
油
就
有
點
膩
口
了
。
﹂

在
這
家
茶
餐
廳
，
我
一
個
早
上
吃
了
兩
種
可
口
的
點
心
，
每
一
種
都
讓
我
回
味
無
窮
。

雖
然
最
後
在
服
務
生
的
勸
告
下
，
我
一
個
都
沒
有
打
包
，
但
是
我
卻
在
這
家
茶
餐
廳
看
到
了

一
種
文
化
。
對
他
們
來
說
，
多
賣
一
個
麵
包
、
多
掙
幾
両
碎
銀
，
或
許
並
不
是
最
重
要
的
，

重
要
的
是
對
顧
客
的
負
責
。
而
這
正
是
這
座
城
市
的
內
涵
和
修
養
。
一
頓
早
點
，
在
吃
了
兩

種
美
味
的
同
時
，
吃
出
了
一
座
城
市
的
內
涵
和
修
養
，
這
才
是
最
有
價
值
的
一
頓
飯
。

舊曆年底，是一年醃
菜時。對醃菜，我有着深
厚的情結。

小時候，外婆是醃菜
好手。歲末，家裡壜壜罐
罐，被外婆像變戲法一樣

，醃滿了白菜，這些大壜小罐，放置廚房一角，
看着就溫暖。

一到雪天，窗外寒風呼呼，雪花飛揚，外婆
總把手洗得乾乾淨淨，取出幾棵醃白菜，洗淨切
好，放置炭爐上，和大腸或肉什麼的一起燉着，
突突冒着熱氣，香氣慢慢瀰漫。這時，外公總溫
壺燒酒，一家人圍擁一起，享受着快樂的晚餐。

這就是我童年難忘的幸福。
製作醃菜，是件幸福和快樂的事情。瞅準晴

好天氣，買上幾十斤白菜，這種白菜如同台灣故
宮翠玉白菜，與北方人說的大白菜不一樣，北方
的大白菜，南方人卻叫它黃心白。醃製白菜之前
，將白菜鋪開，在陽光下曬上一天，再將整棵白
菜洗淨，瀝乾水後，用粗鹽放入菜心，一顆顆整
齊碼好，放在大缸裡。醃菜用鹽量最重要，用少
了，白菜發酸而且保存時間短，用多了，太鹹，
難以下嚥。

基本上，十斤白菜用一斤粗鹽。白菜放好後
，再用大鵝卵石壓住，讓白菜醃出的水，淹沒白
菜，隔絕空氣和白菜的接觸才可以。最後將菜缸

放在避陽處，封好缸口，一個月左右，就可以開
壜吃香脆的醃菜了。

醃白菜是南方人冬季主打醃菜，吃法很多，
可以同蒜、朝天椒素炒，澆上芝麻油，是下飯的
好菜。將醃菜切成細絲，和肉絲、紅尖椒絲爆炒
，更是可口。更有不少人，喜歡將醃白菜切成長
條，與鹵好的牛肉、大腸等，做成火鍋，和青蒜
、紅辣椒、豆腐等一起燉燒，醃菜吸收了葷菜的
香味，化解了葷菜的油膩，下飯下酒，那滋味更
絕。

一碗醃白菜，在大魚大肉、山珍海味旁，一
點都不怯弱，這些醃菜大大方方，登堂入室，憑
的就是一種淡定，一種質樸，一種獨有的滋味。

年尾時候，最常收到就
是電子賀卡，聖誕過後，接
踵新年。由文字版到卡通短
訊品種之多，總會有一兩條
新設計的會叫你會心微笑。
朋友甲傳來網上熱爆的段子
： 「千山鳥飛絕，都在寫總

結；舉頭望明月，低頭寫總結；生當做人傑，死
亦寫總結；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寫總結；
送君千里終一別，回去還得寫總結；洛陽親友如
相問，就說我在寫總結；但使龍城飛將在，看誰
不敢寫總結；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
正在寫總結。」

寫總結這玩意在內地是一個普通不過的年尾
工作，意思是公司叫上班族作檢討回顧過去三百
多天有什麼做得好需改進又或者來年計劃怎樣前
進突破等。撇開忙碌了一年，還不能輕鬆的放假
休息這點不說，要求員工寫總結的實質作用又是
什麼，可以達到怎樣的目的才是重點。說到底就
是總結寫過了，公司可會因為大家交來的報告好
好增值？如果你問我，答案很清楚： 「不」！

原因簡單不過，一間公司的運作要待年尾才
作檢討改進，用廣東話來說就是 「蚊都瞓，人都
死！」這種寫總結從來不會在外國出現，就是由
香港人當老闆的亦不會發生，有問題要改要變，
公司頂多給你三天至一星期，還是搞不出一個方

法，第二天回到公司，職員門卡已不能打開公司
門鎖，閣下的私人物品早由公司保安部收拾好讓
你領走了！再說，打工一族總會對公司管治方式
或上級有意見，但誰敢大膽說出自己的想法，調
侃自己沒問題，調侃老闆就是今天不炒你，都總
會有風險吧！誰知道他何時心情不好便拿你來祭
旗呢？打工智慧告訴我們 「總結」不宜認真，用
走過場的形式主義處理最穩妥。

但在內地歲末鋪天蓋地的總結潮中，也有值
得一讀的文章，韓寒在年尾冬至前總結了他對現
階段中國政治發展的觀點，三篇博文題目為《談
革命》、《說民主》及《要自由》。韓寒的總結
引起網民熱烈談論。

在《談革命》的文章裡，韓寒首先否定革命
的正面意義，因為國民素質低，一旦爆發革命，
只會帶來混亂，最終得益者將是權術野心家，革
命更不一定會帶來民主，受損最大的可能是中產
階級。韓寒認為大部分中國人 「均以一副別人死
絕不吭聲，只有吃虧到自己頭上才會嗷嗷叫的習
性，一輩子都團結不起來」 。中國人哪會為了理
想價值如民主、自由、公義而搞革命。

在第二篇《說民主》是延續談革命的主題，
否定革命而走漸進改革，他認為是與執政者討價
還價的過程。文化人一直認為只要改革體制，一
切便迎刃而解，但韓寒認為人民才是更根本的問
題。他認為中共 「有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

係，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
層了，黨組織龐大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
，人民就是體制本身」，今天執政黨體制問題，
也是人民問題，所以要改變就要從人民開始，而
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最後一篇《要自由》則具體提出希望官方為
文化、出版、新聞、電影自由鬆綁。文化界與官
方建立默契共識，不清算，向前看，不談過去敏
感歷史問題，只討論當下社會現象。韓寒冬至三
篇總結博文，有人認為他走向妥協，亦有人認為
他變得務實，不再空談口號了。這樣總結引發的
爭議，相信早在韓寒預計之中。

但凡事都有兩面，不管寫總結這玩意有多無
聊多餘，甚或流於形式主義，現實是大部分人都
不想做韓寒，只因槍打出頭鳥，但求呈交上司的
總結不為人所注意，寫了等如沒寫的走過場文章
便算。據內地媒體報道，龐大的年終寫總結 「市
場」讓網店發現商機，於是紛紛推出代寫年終總
結服務，代寫總結一般價格為每千字八十至一百
二十元，生意異常火爆。年終總結不重內容，總
之在死線前交課便成，買來的作業，文風當然嗅
得出有股山寨味，例如開首總是四字成語；如
「光陰荏苒」 、 「白駒過隙」 ，又或是 「回首過

去一年，內心感慨萬千」 ， 「是對自己的一種鞭
策」 ， 「人生能有幾回搏，在今後的日子裡，我
們要化思想為行動，用自己的勤勞與智慧，描繪
未來的藍圖」 ， 「將大家扭成一股繩，積極配合
，發揚協作精神」 ，再陳腔濫調再肉麻又有什麼
關係呢，反正你的老闆很可能做同樣的事，在向
上級做總結，更甚者你的山寨總結報告待至來年
年尾還擱在文件櫃內未看呢！

二
○
一
一
年
中
國
科
技
亮
點
之
一
，
是
美
國
拉
斯
克
臨
床
醫
學
研
究
獎
授
予

八
十
一
歲
的
中
國
女
科
學
家
屠
呦
呦
，
以
表
彰
她
發
現
了
一
種
治
療
瘧
疾
的
藥
物

﹁青
蒿
素
﹂
，
在
全
球
特
別
是
發
展
中
國
家
挽
救
了
數
百
萬
人
的
生
命
。
這
是
中

國
科
學
家
首
次
獲
得
的
國
際
醫
學
大
獎
，
亦
是
迄
今
為
止
中
國
生
物
醫
學
界
獲
得

的
世
界
級
最
高
獎
。

新
華
社
去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在
綜
合
報
道
二
○
一
一
年
我
國
科
技
亮
點
的
電
訊

中
，
當
然
把
此
列
為
重
點
成
就
之
一
，
但
內
中
卻
有
﹁儘
管
在
國
內
存
有
爭
議
﹂

一
句
話
，
引
起
人
們
好
奇
：
中
國
內
地
存
有
什
麼
爭
議
？
其
實
，
自
從
屠
呦
呦
獲

國
際
大
獎
的
消
息
發
布
後
，
筆
者
早
已
聽
到
不
少
相
關
爭
議
：
青
蒿
素
在
四
十
年

中
得
不
到
國
內
公
認
怎
會
獲
國
際
大
獎
？
屠
呦
呦
無
博
士
帽
子
、
無
院
士
頭
銜

（
最
近
新
增
兩
院
院
士
中
仍
無
她
的
芳
名
）
、
無
國
家
級
獎
項
，
﹁三
無
﹂
身
份

怎
可
獲
國
際
大
獎
？
等
等
。
可
見
此
獎
如
果
在
國
內
評
定
，
真
還
輪
不
到
屠
呦
呦

。
據
悉
，
連
新
華
社
也
公
開
說
﹁國
內
存
有
爭
議
﹂
，
主
要

還
是
指
青
蒿
素
研
發
成
功
是
﹁五
二
三
﹂
項
目
組
集
體
功
勞

，
似
乎
讓
屠
呦
呦
獨
自
獲
獎
﹁不
公
﹂
。

在
科
學
技
術
研
究
上
一
有
重
大
發
現
或
發
明
創
造
可
評

上
獎
，
總
強
調
﹁集
體
功
勞
﹂
，
獲
獎
要
﹁人
人
有
份
﹂
，

這
或
許
也
是
﹁中
國
特
色
﹂
。
它
使
筆
者
記
起
一
件
事
：
當

年
中
國
科
學
家
首
研
﹁胰
島
素
﹂
成
功
，
有
國
際
友
人
要
推

薦
申
報
給
諾
貝
爾
獎
評
委
會
，
但
申
報
的
名
單
卻
成
了
問
題

：
用
﹁項
目
組
﹂
集
體
名
義
不
行
，
要
列
名
結
果
列
了
九
個

人
；
但
諾
獎
的
每
個
獎
項
得
主
最
多
也
只
能
是
三
人
，
最
後

當
然
只
能
失
去
被
評
選
的
機
會
。
這
次
青
蒿
素
獲
獎
也
同
樣

遇
上
獎
給
誰
的
﹁爭
議
﹂
，
但
新
華
社
在
報
道
中
給
出
了
答

案
：
﹁美
國
拉
斯
克
基
金
會
認
為
，
評
獎
關
鍵
看
三
個
方
面

：
誰
先
把
青
蒿
素
帶
到
﹃五
二
三
﹄
項

目
組
，
誰
提
取
出
有
百
分
之
百
抑
制
力

的
青
蒿
素
，
誰
做
到
了
第
一
個
臨
床
實

驗
。
屠
呦
呦
做
到
了
三
個
第
一
。
﹂
於

是
決
定
獎
給
了
她
。

屠
呦
呦
的
獲
獎
，
確
實
不
是
因
為

她
是
該
項
目
的
科
研
組
長
（
在
﹁爭
議

﹂
中
也
有
人
質
疑
是
否
因
項
目
負
責
人

而
優
先
，
因
在
中
國
的
慣
例
中
那
些
科
研
論
文
或
成
果
發
表

時
都
把
領
導
人
署
名
放
在
先
，
即
使
掛
名
領
導
人
也
如
此
）

。
實
際
情
況
是
：
屠
呦
呦
受
命
後
，
在
艱
難
困
苦
的
條
件
下

，
通
過
翻
閱
歷
代
本
草
醫
籍
，
四
處
走
訪
老
中
醫
…
…
終
於

在
二
千
多
種
藥
方
中
整
理
出
一
張
含
有
六
百
四
十
多
種
草
藥

（
包
括
青
蒿
）
的
《
抗
瘧
單
驗
方
集
》
。
接
着
把
重
點
放
在

青
蒿
上
進
行
動
物
實
驗
，
然
而
效
果
又
不
出
彩
。
青
蒿
同
屬

有
多
種
，
一
般
青
蒿
對
治
瘧
無
效
，
後
屠
選
用
黃
花
蒿
（
又

名
臭
蒿
）
，
經
過
一
百
九
十
次
失
敗
後
，
從
東
晉
葛
洪
的

《
肘
後
備
急
方
》
中
得
到
啟
示
：
不
能
加
熱
，
絞
取
汁
。

終
於
在
第
一
百
九
十
一
次
低
沸
點
實
驗
中
發
現
了
抗
瘧

效
果
為
百
分
之
百
的
青
蒿
提
取
物
。
一
九
七
二
年
，
屠
呦
呦
及
其
研
究
組
人
員
從

這
提
取
物
中
提
煉
出
抗
瘧
有
效
成
份
︱
︱
青
蒿
素
。
這
之
中
，
她
創
造
性
地
解
決

了
四
個
問
題
︱
︱
選
用
哪
種
青
蒿
、
選
取
哪
個
部
位
、
在
什
麼
季
節
採
摘
、
用
什

麼
方
法
提
取
。
一
九
九
二
年
，
針
對
青
蒿
素
成
本
高
、
對
瘧
疾
難
以
根
治
等
缺
點

，
她
又
發
明
出
雙
氫
青
蒿
素
這
一
抗
瘧
效
為
前
者
十
倍
的
﹁升
級
版
﹂
。

事
實
雄
辯
地
證
明
，
拉
斯
克
獎
確
應
獎
給
屠
呦
呦
，
問
題
在
於
與
當
年
﹁胰

島
素
﹂
成
果
一
樣
，
根
據
當
時
的
規
定
，
發
表
的
有
青
蒿
素
研
究
的
很
多
文
獻
都

沒
有
署
個
人
的
名
字
，
作
者
都
是
﹁協
作
組
﹂
，
因
而
當
屠
呦
呦
獲
獎
便
引
起

﹁爭
議
﹂
。
其
實
今
天
我
們
應
該
爭
議
的
倒
是
：
在
科
研
事
業
上
要
不
要
按
科
學

規
律
辦
事
、
尊
重
科
學
家
個
體
的
發
現
發
明
創
造
？
署
名
用
關
鍵
科
研
人
員
的
姓

名
，
對
我
國
科
研
事
業
的
發
展
只
有
好
處
。

美國近感 楊繼良

在
香
港
茶
餐
廳
吃
早
點

崔
琳
潔

回
憶
詩
人
的
兩
部
專
著

馬
海
甸

人人面對總結 鄺穎萱

醃
菜
李

卉

屠呦呦獲獎「爭議」
余仁杰

熱
心
校
務
的
哲
學
家

言
止
善

雪
壓
冬
枝

（
攝
影
）
楊
芳
菲


